
十日谈
父母的馈赠

    江南菊黄，

蟹也肥了，

不喝米酒，

怎是江南人！

米酒醉人，

一醉三日，

菊花就痴痴地
等着他醒。

其实他哪里醉了，

他是要菊花
一直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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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广告的“屏风”与“帮手”
江曾培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瞄准老年人
的商品应运而生，其中虽也有真正是想
老人之想，为了“惠老”的，但也不乏借爱
老尊老的幌子，行“坑老”之实的。多年
来，针对老年人特有的健康需求，用伪劣
保健品冒称“神药”诈骗老人的案件一直
处于高发状态。近来，老年鞋则又
被炒得沸沸扬扬，似乎也成了造
福老人的一种“神鞋”。

然而，“神鞋”不神，穿了或
磨脚，或变形，或黏糊，或断裂。
据长三角消保委的一次质量测试，近
半数老人鞋采样不合格。商家又不按
原先承诺同意包换或退货，相关投诉
明显增加。
质量与诚信都不过关的“老人鞋”，

为什么一时会那么“神”与“红”呢？
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在电视台大打

广告。老年人普遍对电视的权威性抱有
很大的信任，“电视还能骗人？”特别是那
些在多个电视台多个频道长时间的反复
播出，不停“轰炸”，甚至在电视节目一分
钟左右的插播时间，也要出现好几次，使
老人为虚假广告所迷惑。
虚假广告成灾，首先是那些利欲熏

心商人的责任，他们是造假售假的骗子。
然而，如鲁迅所说，“骗子有屏风，屠夫有
帮手”，商人单凭自身是演不出一场有声
有色的虚假广告戏的，他们需要媒体作
平台，需要明星名人摇旗呐喊。那些刊载

虚假广告的媒体与明星代言人，就是广
告骗子的“屏风”和“帮手”。治理虚假广
告，既要抓炮制假广告的“骗子”，也不能
放过骗子的“屏风”与“帮手”。就是说，要
一并加以整治，一并拿来“问斩”。

说“问斩”，不是说电视台要“斩”去
广告。电视台要生存，要讲经济
效益，播放一定的广告是可以理
解的。广告也是商业社会传播商
品信息的必要形式。但是，广告
必须真实，不可弄虚作假。同时，

要适度，不可任广告无休止地泛滥。这是
有关法规早已明确的，可，说是刊登广告
的两条红线。电视上的有关老人鞋的广
告，如同保健品广告一样，多是肆意触犯
这两条红线的。
高频率投放的广告，都是以名人明

星作代言人的，用以增加影响力，这也是
可以理解的。只是明星名人不要为金钱
蒙蔽眼睛，在代言中说假话，这方面的
“前车之鉴”是不少的。即使没有昧着良
心说假话，但也要考虑观众的感受，不要
为了捞钱，一味照广告商的调子跳舞，还
在推销中唱什么“关心老年人是我们每
个人的责任”等高调，惹得观众厌烦和不
屑。据我所知，有两位老年鞋的代言明星
在观众中原有的好印象，如今因这一广
告代言在降低。
整治广告市场，在治广告骗子的同

时，也要治骗子的“屏风”与“帮手”。

父亲给我的成人礼 曹 雷

    我父亲曹聚仁一生从事教
书和写作。他生活中没有多少嗜
好，不会抽烟、喝酒，不懂打牌、
玩麻将，家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
“书”！

我听母亲说，抗日战争时
期，身为战地记者的父亲，即使
辗转火线也不肯丢弃自己最爱
读的一藤箱书，以致有些车夫、
搬运工对他提出抗议，把他看成
疯子！

父亲除了是“书痴”，还是个
“戏迷”，自他儿时在家乡看“社
戏”开始，就发现戏剧艺术的魅
力，记者的工作使他能跑遍大江
南北，所到之处，他不放过任何
看地方戏曲的机会！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使我
从小觉得家中四壁堆满了书、
报、杂志，是天经地义的事；父亲
每天下班回来，挎包里肯定有给
我买的新书或儿童杂志。而长大
当一名演员的愿望，也自小就在
心里撒下了种子，露出了萌芽。

我十八岁那年，已经成了上

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父亲送
给我的“成人礼”，则是一部精装
本的托尔斯泰名著《战争与和
平》。

其实，早在中学时期，我就
在父亲的书架上翻阅过这部巨
著，开始看时并不了解书中所写

的那场战争———发生在 1812年
的俄法战争；所以我只看“和平”
———看书中所写的主要人物的
生活故事：他们的家庭生活、他
们的友情、亲情和爱情；到了高
中，学习了世界历史，了解了世
界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著名的、
对人类影响深远的战争，知道了
拿破仑和那场导致他灭亡的俄
法战争，这才认真地看懂了《战
争与和平》。

这部精装本的《战争与和
平》成了我收藏的宝物！

没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

场文化浩劫开始了！家中书籍被
抄被毁，我的这一宝贵的生日礼
物也难逃厄运，至今下落不明。
但是，书中的那些生动鲜明的人
物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脑中，藏
在心底！

直到十年浩劫过后，我惊喜

地看见，它又出现在书店的书架
上！我迫不及待地加入那长长的
购书队伍，把它又抱回了家中。
我一遍遍翻阅着书页，细细地揣
摩着插画上的人物形象，像久别
重逢的老友，我又见到了娜塔
莎、安德烈、彼埃尔⋯⋯当时，我
并没有想到，这部《战争与和平》
还将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我的
生命中！

又过了十年，那时我已经转
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配音
演员兼译制导演。有一次，上译
厂接到央视送来一部需译配的

电视片，原来他们拿到了俄罗斯
影片《战争与和平》的电视播映
权，把原来四部连续的电影剪成
九集在电视上播映。

厂长陈叙一考虑到我对这
部小说比较熟悉，就让我担任
了片子的译制导演。这部巨片
成了我译制配音生涯中一部重
量级的作品。我又重新翻开了
这部巨作，一字一句地推敲每
段对白的准确表达。配音时，上
译当年所有老中青演员齐上
阵，老演员毕克配库图佐夫元
帅，还邀请了孙道临老师来配
全片的旁白⋯⋯

虽然父亲的礼物已在劫难
中丢失，但在工作时，我默默在
心中对父亲说，是您给我的成人
礼，成就了这部译制片的配音！
我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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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蟾老观众
任溶溶

    我是天蟾舞
台的老观众，它
的原址在南京东
路湖北路口，即
今天永安公司新

大楼旁边。当时我就在那里看《封神榜》。还记得董俊峰演
的纣王进庙，见菩萨漂亮，顿生邪念，在墙上题歪诗，触怒
女菩萨，派妲己去整他。戏中演姜太公的是周信芳。
后来天蟾舞台搬到现在的地址，我也常去看戏，但

只买三楼票，因为我只要听两段唱，从不看完整出戏，
听完我要听的唱段我就走人。再说晚上九时过后，票房
拿着卖座表在戏院查看一遍后就院门大开，人们随意
进出。我在这时候也看过一两次白戏。
我认认真真地在天蟾舞台看戏，大概只有看李少

春和叶盛章的《三岔口》，看了至少有六七次，那是正正
经经买前座票坐在那里看的，我太爱看他们演出这出
戏了。听说叶盛章后来不演这出戏，因为他演的刘利华
原是反派，后改成正派，与任棠惠对打只是出于误会。
叶盛章认为戏中许多出刘利华洋相的表演放在好人身
上不妥，所以不再演出。不过我已与天蟾舞台久违了！

    明 起 刊
登一组《付款
趣事》，责编：

杨晓晖。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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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
世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大部头经典
巨著，无论是篇幅、人物还是情节，就
是成年人，读起来也够吃力的。而今
天，我同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一同欣赏
由它改编的儿童剧，演出时间只有一
个多小时，心里难免嘀咕起来———他
们看得懂吗？会喜欢吗？

答案是，演出自始至终受到小观
众们的热烈欢迎，这让我不得不围绕
“原因何在”而思考起来。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
们，把一些经典著作变成“儿戏”———
儿童戏剧，至少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
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在内容上，创作者们大胆地把一
些名著从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改编成完
全虚构的童话，把人物改成了动物。主
角冉阿让开始是一匹狼，后来成了一头受人爱戴的羊，
善良的主教成了大白鹅，狡猾的德纳第夫妇成了狐狸，
而可怜的芳汀母女以及广大百姓都成了驯良朴实的羊。
孩子们从小就喜欢童话，在他们的认识里，形形色色的
动物被分为各种类型，赋予了善恶、美丑、智愚等不同个
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简单的，但又是
鲜明的，孩子们由此起步认识复杂的人间生活，是符合
他们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的。《悲惨世界》之前，剧院已
改编了《泰坦尼克号》和《巴黎圣母院》，前一出戏成了猫
和老鼠的游戏；后一出戏里，女主角成了百灵鸟，畸形的
卡西莫多成了猩猩，主教则成了秃鹫。这样的改编，符合
孩子们的认知特点和水平，他们是能接受的。

人变动物、生活变童话，在改编上是有利的。一是
避实就虚。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现在变成童话了，历史
背景啊、社会结构啊、人际关系啊，都可以回避或改造
了，而虚拟的世界里，假想、设计、引申乃至影射等等，
都要便利得多，改编者获得了自由。二是删繁就简。社
会的真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种种联系，容不得半点疏
忽，而成了童话以后，就可以根据改编意图予以大力删
减。《悲惨世界》的这次改编，就只取了原著的四分之一
内容，保留了冉阿让与芳汀母女、与沙威这两条情节
线，主题也由原本复杂的人生恩怨变成了“诚实”与“坦
荡”。单纯了，集中了，但并未离开原著的范围。三是舍
平追奇。孩子们都是具有好奇心的，他们对什么都感兴
趣，都会展开奇异的想象。舞台成了童话世界以后，满
足了他们追求新奇的童心，调动了想象力，也让改编者
有了目标和动力。

在表现形式上，改编者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首先
是增加了不少歌舞场面，不管开幕时的假面舞会，还是
剧中不时穿插的独唱、对唱与合唱，载歌载舞，赏心悦
目，很受孩子们欢迎。其次是舞台布景，幽幻奇特，斑斓
夺目，有许多吸引人的架构。譬如德纳第的“狐狸”窝，
就设计得既幽深又奇妙，很符合“人物”的性格，有些道
具设计了机关，操作起来很有效果，也很能吸引小观
众。其他如音乐、灯光、服装，都动了不少脑筋，使舞台
成了一个整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名著改编，戏是“小”了，难度
有时反而大了。诸如怎样渲染“世界”的“悲惨”气氛而不
被歌舞掩盖，如何把有些情节交代得更加合理、严密，不
因简化而跳跃，在主题的归纳上如何与人物与情节联系
得更紧，诸如此类都还是需要磨炼、改进的。
“儿戏”不能小看，祝儿童戏剧跨出更大的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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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悉吴承惠（秦绿枝）
先生去世的消息，不胜哀
悼。作为一名编辑，我曾多
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此
时此刻，他的音容笑貌，一
下子又浮现在我眼前⋯⋯
今年 10月 11日下午

三点半，去徐汇区中心医
院看吴承惠先生。在重症
监护室，穿了医院发的无
菌塑料外衣。吴先
生睡着了，呼吸平
静，脸色正常。不忍
心打扰他，便默默
站在一边看。

去年 10 月 2

日，副刊部几个同
事去看望吴先生，
在淮海路环贸一
聚。席间，吴先生说
着他写的关于盖叫
天的书，说着他 90

岁还能乘地铁去赶
京剧票友会⋯⋯他
笑声朗朗，话语仍
然具有感染力。聊
到大家关心的他的
健康问题与日常生
活时，他说：“不知
道哪天突然死掉
了！”说完顾自笑起
来。一向喜欢吴先生的笑
声，豪爽、通透，还有些顽
童般的戏谑。对高龄与死
亡如此超脱，也像极了他
一贯的为人。他一生充满
生命力的朗朗笑声仿佛就
是为这一天准备的。生命
是一件礼物，死亡并不可
惧怕。
二十多年前的某些画

面永远地印刻在脑海里。
早上，或是中午休息间，吴
先生跟他的上司沈毓刚副
总编在办公室聊天，时事
新闻、文艺演出、故人消
息、阅读心得⋯⋯一个语
速飞快，一个有板有眼，一
个男中音，一个男低音，他
们基本和谐，难得争吵。我
们都说，吴先生别人不怕，
就怕沈先生，沈先生常常
从他与各界的接触中提出
一些组稿方向；而吴先生
呢，他一再坚持什么，沈先
生也就听他的了。两人的
华彩也是以笑声来表达
的。吴先生是爽朗大笑，沈
先生是幽默雅笑。
他们的世界我们走不

进，如同他们的友谊我们
只能羡慕。

沈先生故去之后，最
孤寂的应该是吴先生。

对于生命这件礼物，
吴先生是最无愧于它的
人。做副刊部主任那么些
年，他每天发稿、改稿，稿
件堆积如山，但不妨碍他
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
净，待用的稿件、退回的稿
件一目了然。一支红色毛

笔圈圈点点、写写
划划，似乎半个版
的内容一挥而就。
他敏捷、勤快，有着
文人极好的功底与
素养，却没有文人
惯有的拖沓。新来
的编辑，是要被领
到部主任的办公桌
前“参观”的。有些
经验能够传承，但
是个人气质是无法
模仿的———吴先生
只有一个。曾经的
坎坷，使他倍加珍
惜时间与机会，倍
加热爱新民晚报。
人生优质高效

的另一部分，是吴
先生把自己最好的
文字与思想给了新

民晚报。每周日，他在“夜
光杯”上开设的“休息时的
断想”成为读者的所爱。文
学性、思想性、趣味性，短
短文字儒雅而洒脱，亲切
而温润，像一个与你谈心
的朋友，又是一个洞穿一
切的智者。许多读者把他
的文章做成剪报，贴在一
个专门的笔记本上，直到
“休息时的断想”结集成
书。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广大上海市民读者来
说，吴先生的文字具有先
锋性与启蒙性。

在今年 10 月
11 日去看吴先生
之前，我帮母亲理
旧书，看到有一本
弹词大观的书，是
吴先生写的序，共有三页。
仔细地将序读了一遍：吴
先生既写了他对几个弹词
大家艺术风格的了解，又
写了他与其中一些人的交
往及看一些演出的体会，
是采访加专家式评论兼而
有之的文章。不禁感叹：像
他那样水平的记者与编
辑，现在还有吗？他爱好广
泛，昆剧、京剧、评弹、戏
曲，自己能唱京剧。他朋友
众多，其中不乏文化界名
人、演艺界明星。

即使是二十多年前，
对于长辈，大家还是习惯
称呼老师的，不知道为什
么，独独对于吴承惠，我们
叫“吴先生”，而不叫吴老
师。也许是因为他的经历

与众不同，引发我们特别
的敬意；也许是因为他身
上的才华盖过了编辑的职
业要求。有时候开部务会，
他批评我哪条稿子发得不
好，或者应该怎样改得更
好。他说着笑着，话语完全
没有打击性。你也不必因
此担心领导对你有看法，
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

我们这些小
辈，敬佩他，也关心
他，连同已经出国
在德国与日本生活
的副刊部的那些编

辑，但我们谁也没能成为
他的忘年之交。他的朗朗
笑声既使我们欣赏不已，
同时又把我们排斥在外。
始终，吴先生是一个骄傲
的人。所以他风度翩翩，90
多岁还富有魅力。
希望吴先生是平静而

去。他聪明的头脑需要休
息。
他可以把死神也当作

一个朋友，想起他呵呵呵
呵的笑声，觉得凡尘之间，
是有这样的高人。


